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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风·故事

二宝因倒腾大蒜发了。发
了的二宝买了一条项链，金的，
粗粗的，很耀眼。

二宝为了这条项链，天天
晚上洗脖子。二宝洗得很认
真，洗得脖子倍儿白，脖子越
白，链子越亮，二宝脸上也像映
上了一层光。

二宝每天戴着金项链在菜
市场做生意，感觉倍儿爽。有
一天，二宝隐约感觉身后有动
静，还没反应过来，金项链就被
薅走了，待二宝回过神来，根本
看不到贼的影子。

二宝晚上回家，垂着头，绷
着脸，也不说话，但还是习惯性
地洗脖子，越洗越来气。

媳妇说：“你都报警了，
警察会帮你找回来的。”

二宝蔫蔫地说：“警察说
了，这贼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
好捉。”

“丢了就丢了，心疼也没
用。明天你再买一个吧。”

第二天，二宝真买回来一
条项链，金灿灿的。

二宝还是天天洗脖子，洗
得脖子比脸白，一晚上什么事
都不做，就是摆弄脖子。媳妇
生气了，说：“你为了一条项链
费恁大工夫，值得吗？”

二宝反击：“你穿袜子还洗
脚丫子呢。”

“你要是再瞎耽误工夫，我
就扔了它。”

“扔，你扔，扔了我再买
一条。”

一看二宝来真的，媳妇就
怂了，悻悻地说：“好，随便你
洗，洗掉一层皮才好呢。”

二宝这时才为难地说：“不
洗不行呀，项链掉色。”

媳妇一听，乐了：“你个臭
二宝，拿条假的来骗我。”

二宝说：“还不是让贼偷
怕了。谁愿意戴这个呀，假的
真不了，不洗脖子痒，有点儿
过敏。”

后来，二宝的脖子上起了
一圈水疱，奇痒。他赶紧去看
医生，涂上药膏挺见效，一个星
期就结痂了，却落下一圈疤痕，
隐隐像条项链。

二宝笑了：“这下好了，我
再也不用戴那破玩意儿了。”

现在二宝依然是天天敞
着 怀 ，露 出 脖 子 上 的 那 条

“项链”。

省里举办群众文化调演，市里选中
了老街。市里有关人员说轻舞队和劲
舞队一个柔美有余，一个刚劲过剩，最
好两个队组合到一起，各取所长。老
南和海霞常常为一段舞的编排吵得脸
红脖子粗，甩脸各练各的。第二天，想
想对方说得有道理，两个人就不声不响
地改了。

参加省里调演，老街代表队得了一
等奖。老南和海霞上台领奖，老南说这

奖杯的功劳有我的一多半。海霞不说
话，干脆把奖杯揽到自己怀里，让老南两
手空空地在台上站着。

别以为获了奖两支舞蹈队就能和谐
相处，没有。回到老街，老南和海霞还是
各练各的，就连奖杯也是在两队之间每
周流动。

夕阳下，老南和海霞你争我吵，各不
相让。不过，争归争吵归吵，只要舞起
来，他们都精神着呢！

七月流火，酷热难耐。山花
吃完晚饭，正要出门纳凉，电话
铃声响起，是丈夫打来的。

“花，你好吗？”
“没良心的，一走就是两

年，把我一个人留在家，我能
好吗？”

“你受苦了，我会补偿你的。”
“说得好听，远水解不了近

渴，咋补偿呀？”
“…………”
山花挂了电话，脚刚迈出大

门，电话又响了。
“是你呀，主任。什么好

事？不能在电话里说吗？需要
填个表？好，我这就去。”山花

“啪嗒”一声锁上门。
去村委会主任家，要经过一

个小山坡。山花没想到村主任
早已在山坡上的一棵大树下等
着她了。

“这里凉快，我们坐下谈谈。”
村主任笑着说，“土坯房改造指标
下来了，我给你争取了一个。”

“谢谢。”
“你咋谢我呢？”
村主任说完，身子向山花那

边倒去。
山花身子一斜，啪！猛力拍

了一巴掌，然后从腿上拿起一只
被拍得半死不活的蛐蛐。

“啥东西，欺侮我男人不在
家吗？！”

清晨，路灯下，吴妈在打扫
街道。

丈夫早逝，只剩吴妈孤身一
人度日。

吴妈蜗居在出租屋里。窗
外，凌霄花盛放，像妞儿的脸一
样灿如朝霞。

一天清晨，吴妈正在打扫街
道，忽然一辆车疾驶而过，撞倒
了她。同事急忙将她送到医院，
可怜的她谁来照顾？

翌日，一个漂亮姑娘捧着一
束凌霄花，一进来就说：“妈，我们
在电视上看到您的新闻了。”姑娘
的后面跟着她的亲妈。

吴妈噙泪：“凌霄，你找到亲
妈离去后，我日夜牵挂你呀。”

姑娘的亲妈说：“姐姐，那年
我身怀六甲，被无情人抛弃，生
下妞儿后独闯天涯，多亏你将妞
儿抚养大。走，咱们回家，妞儿
想你，她种了满院的凌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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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故事】

山花
□王振周

凌霄花
□谭红芳

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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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相故事】
【微型故事】

在老街，最热闹的时候是傍晚。
微风习习，远山如黛，在街心花园

里，居民们散步、下棋、打拳、闲聊，很是
惬意。最耀眼的当数海霞率领的轻舞
队：队员们一身红色丝绸唐装，白色舞
鞋，两把淡绿色的绸扇，轻歌曼舞，不但
跳舞的人如醉如痴，连围观的人也不由
自主地随着音乐轻轻晃动。

吴妈回到家，换下舞服，对坐在沙发
上的老伴儿说：“老南，你也去参加海霞
的轻舞队吧，活动活动身子骨。”

老南扭头看了一眼老伴儿，不屑地
说：“我参加她的舞蹈队？开什么玩笑。
老子当年在舞蹈队挑大梁的时候，她还
是黄嘴雏鸟呢。”

吴妈笑了：“人家黄嘴雏鸟演的可是吴
琼花，你挑大梁的怎么演的是南霸天？”

老南伸伸脖子，把要说的话咽了
回去。

老南不姓南，只因在舞剧《红色娘子
军》里饰演南霸天，被大家称为老南。

老南和海霞当年都在市歌舞团舞蹈
队，老南虽然年轻，却是舞蹈队的元老。
舞蹈团排演《红色娘子军》，老南无疑是
男主角洪常青的扮演者，但是上级领导
来审查时，老南被拿下了，原因是他个子
低，比饰演南霸天的演员低一头。

英雄人物怎能被反动派压住呢？老
南没办法，只好去演南霸天。饰演吴琼
花的就是刚入团的海霞。

老南去了街心花园，对海霞说：“老
了老了，你还是改不掉爱俏的毛病。你
收敛些好不好呀？”

“老南，我爱俏是我的事，你有本事
也拉起一支舞蹈队，咱们比试比试。”

“你以为我不行呀？明天我就拉起
支队伍，让你知道什么是高档次。”

几天后，老南真的组织了一帮人跳
舞，取名为劲舞队。劲舞队的人一身银
白绸衫，手持三尺长剑，剑柄的红色流苏
十分醒目。老南设计的舞蹈飘逸刚劲，
引来众多围观者。

老南当年是舞蹈队的业务指导，没
有演成洪常青心中不忿，就对演洪常
青的演员横挑鼻子竖挑眼，弄得对方
见了他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海霞年
轻气盛，常常为人家打抱不平。老南
就让海霞加班练舞，说海霞动作夸
张，常常训海霞。海霞被训得掉眼
泪，便在和老南演对手戏时故意跳错

踩他的脚。不过，无论排练多晚，老
南都要把海霞送回家，下雨天为海霞
撑伞。海霞家里做好吃的了，总要给
老南带一份。

歌舞团团长有意撮合老南和海霞，
老南心里愿意，表面上却拿架子，说不是
不可以考虑，让海霞提出来吧。

团长说：“人家小姑娘脸皮薄，你主
动些嘛。”

“开什么玩笑，难道我脸皮厚呀？”
团长找海霞，海霞说：“世上没有树

缠藤，他愿意让他说嘛。”
两个人谁也不捅破窗户纸。老南见

海霞没什么动静，故意对其他女演员照
顾有加。

海霞就挽着演洪常青的演员在老南
的眼前晃来晃去。

老南和海霞拖着怄着，最后老南娶
进门的是舞蹈队的小吴，海霞就嫁给了

“洪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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